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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第4869期

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占

广州，广州起义失败，起义军余部分别向

东江、北江等地区转移。16日，其一部

1000多人撤至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

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转战至海陆

丰地区与工农革命军第2师会合，参加创

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久分别改称

红军第4、第2师。在国民党军的重兵“进

剿”下，红军粮弹俱缺，遭受严重损失，顽

强坚持斗争至1928年年底。后中共东江

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将红军余

部陆续转送出海陆丰地区。本文记述了

从广州起义到海陆丰斗争的过程，起义虽

然遭遇了失败，但红军和工农群众英勇战

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

鼓舞，体现了革命军民“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的必胜信念和顽强斗争精神。

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
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
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
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
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
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
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
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
利用地形，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
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
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
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
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
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
好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
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

这样的训练，直到起义前几小时仍
没有停止。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近，但
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
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
“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
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
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对，这位同志说得对，”党代表挥

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
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

己！”工人同志们都摩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

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
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
响地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
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
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
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
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
“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
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

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
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
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城里格外沉寂，大
街小巷显得十分肃静、紧张，时间过得
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

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
摇摇。这时候各区的工人赤卫队也都
集合起来了。正像被闸住的许多股洪
水，只要闸门一开，就会奔流出来。

夜里两三点钟，市区里响起了一阵
枪声。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行
动了。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第六联队
冲出了巷口。马路上的警察还没有弄
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第六联队
得了几支长枪，立刻武装起来，控制了
大街小巷，和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
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宣布成立了。马路红旗飘扬，标语、传
单贴得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的
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
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
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
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第六联队的一部分奉命开到总司
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
伍，领到了很多缴获的武器、弹药，部队
全部武装起来了。这时它已变成一支
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
地响着，大部分据点早已被我们占领，
只有一些残余据点里的敌人仍在进行
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
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已从江门增援
到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多
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
阵地，英勇还击。这天，第六联队的任
务是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作战，
一部分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
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
候，前头的人倒了，后面的人又搬起了
弹药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跟着来的
人又冲了上去。联队的党代表，在观音
山反击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
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地打退敌人的
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
眼睛！这位工人阶级的英勇战士，为革
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记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了，
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但是，他那
种英雄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
坚强的意志，却令人永志不忘！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迫
近，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
阵地不得不退出。联队的伤亡越来越
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声，接
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
路被敌人截断了，第六联队和指挥部失
掉了联络。这时，幸遇到教导团的一位
姓朱的同志由此过路，他一见到我们就
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
么？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快，到
黄花岗集合。”

我们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
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
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交
通要道。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
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墟赶上
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部队向广州以北的花县方向撤
退。地主的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
设下埋伏，企图消灭我们。我们冲破敌
人的包围，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
里的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

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
满了革命者的遗体。敌人就像得了“恐
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
块红绸子，或者见到一个说北方话的
人，不问青红皂白，抓来就杀掉；甚至连
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死
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共产党
员和革命人民的。活着的同志，决心继
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
的一次英勇的革命行动。由于当时没
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加之敌我力量相差
太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在战斗中
受到考验和锻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保
存下来了，一千二百多人撤到了花县。

十六号，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
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
行动问题。撤出的部队如改编为一个
军，人数太少；编为一团，又多了些。经
过讨论，决定编成一个师。可是，编为
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失败
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
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

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

是，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推
选叶镛同志为师长。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
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
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
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
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
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人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在城外日夜
围攻。我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派出打听
消息的人，一天、两天，杳无音信。等到第
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
会很快追上来，那时再走就被动了。于
是，便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去，那里
面临大海，背靠大山，而且早已成立了工
农民主政府，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很好。

晚上，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
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
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
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袭扰。以
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
月初一，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
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
都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十月发动第三次
起义，十一月占领了海丰城，正式成立了
工农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群众
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
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
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
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
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
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
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彭湃同志
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
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
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
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
萨”。他的声音洪亮清晰，充满了革命
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
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
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
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
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
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
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不久，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
二师会面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
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红四师
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
陆、普两县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
点——果龙，使陆丰与普宁连成一片。此
外，还打通了向东与潮阳游击队的联系。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人
民政权存在下去的，他们不久就开始了
对海陆丰红色区域的“围剿”。黄旭初
部队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占据了海陆
丰。陈铭枢部的新编十一师，也从福建
开来，以惠城作据点，进攻惠、潮地区。
红四师开始虽打垮了该师的向卓然团，
攻下了惠来，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不
得不退入普宁的三坑山区与敌人周旋。

当时，这支年轻的红军，只知道打
仗攻城，不注意巩固根据地，再加上对
工农武装割据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积极
建设革命武装，因而，经过多次战斗之
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减员。敌人的
“围剿”日益凶猛。到一处烧一处，到一
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
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
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
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
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
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下的
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
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
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
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
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
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
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走后，我们又
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盖，西山烧了南
山盖。正像唐代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
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
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
顽强地斗争着。

徐向前 出生于1901年，山西五台

人。文中身份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第6联

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参谋长，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

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90年逝世。

奔 向 海 陆 丰
■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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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92年入伍的。入营第一天，
连队就让老兵给我们教唱军营歌曲。《说
句心里话》是第一首，《小白杨》是第二
首。《说句心里话》就不用说了，这首石顺
义填词、士心谱曲的歌曲，不知让多少第
一次在部队过春节的新兵唱得哭鼻子。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
已是满头白发”，每唱到这里，新兵们的
泪水就止也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唱到
“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你不扛枪，我
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泪
水更是流得稀里哗啦。比起《说句心里
话》，《小白杨》更显硬气和豪迈，也更能
彰显热血男儿的铮铮铁骨。难怪新兵下
连后，连长总会在饭前集合时说：“大家
来一首《小白杨》！”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

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新老兵异
口同声，放声高唱，气壮山河。虽然那时
我在乌鲁木齐市区边上的一个装甲部队
服役，可每每唱起这首歌，就感觉自己也
是那个手握钢枪在白杨树下为祖国站岗
放哨的边防战士。以至于后来在部队服
役年头多了，就觉得无论是在哪里服役
的军人，他们的内心和本质其实与边防
军人是一样的。虽然所在岗位不同、所
处环境不同，但他们无怨无悔、甘为祖国
守边防的心是相同的。

军校毕业后，我从来自边防的教导
员那里知道了《小白杨》这首歌里的原型
人物，知道了这个感人而又励志的真实
故事就发生在西北边陲的塔城裕民县塔
斯提边防哨所。以致再唱起这首歌时，
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勾勒出那个矗
立在祖国边防线上的哨所和哨所旁那棵
孤独而顽强生长的白杨树，以及在白杨
树下那个巍然屹立的边防哨兵的画面。
遗憾的是，在长达 25年的军旅生涯中，
我却从未走进过这个边防哨所。直到
2019 年 5 月，退役 3年的我随中国作家
采风团来到塔城，才有幸来到这个在心
里传唱已久的神圣之地。

那一天，我们采风团的大巴车从巴
尔鲁克山直奔塔斯提边防哨所。途中，
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中，一面画在远处
山梁上的巨幅国旗吸引了我的目光。随
着车辆的转折和颠簸，我的目光始终盯
着那面国旗，就像一名坦克手，无论战车
怎样驰骋纵横，他都始终锁定着所捕捉
的目标。我想，只有战士才会在山体上
绘制出如此巨大而震撼人心的国旗。它
不仅宣示了一个国家的主权，也展示出
守防官兵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多年
来，我走过很多个边防连队，通常情况
是，你在哪座山体上、墙壁上或是屋顶上
见到了国旗，那里就一定有一群默默无
闻的守防官兵。虽然，后来才知道那面
巨大的国旗是兵团九师制作的，但化剑
为犁的兵团人，哪一个又不配称作一名
战士呢？

大巴车百折千回，终于吃力地驶上
了一个山包，一座迷彩裹身的塔哨和几
棵高大的白杨树映入眼帘。前来接待的
战士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塔斯提边
防哨所，也就是《小白杨》这首经典歌曲
的诞生地。因为有了这首闻名遐迩的
《小白杨》，塔斯提边防哨所，也被大家称
作“小白杨哨所”。

塔斯提，哈萨克语为“石头堆”的意
思，这里曾是堆满了石头的一片荒滩。
塔斯提哨所建于 1962年，原为塔斯提边

防连前哨。哨所条件十分艰苦，“天当被
子地当床”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就是在这种极度艰苦的环境里，守卡官
兵艰苦奋斗、以苦为乐，忠实履行着卫国
戍边的神圣使命，用生命和热血捍卫祖
国的每一寸土地。1983年，哨所的锡伯
族战士程富胜回伊犁探亲，把带回的白
杨树苗种植在哨所旁的故事，就是官兵
以哨为家，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防、顽强
生长的精神写照。哨所位于巴尔鲁克山
山脚下，水源十分匮乏，哨所周围没有一
棵树。当时战士每天擦脸、饮用、漱口等
日常用水，每人只有一军用水壶。大家
平时都舍不得喝水，只有在极度干渴时
才抿上一小口。但为了让树苗成活，大
家千方百计把这弥足珍贵的水节省下来
浇灌树苗！在守防官兵的精心呵护下，
十棵白杨树苗终于活下来一棵！这个真
实感人的边防故事，深深打动了诗人梁
上泉和作曲家士心，一首声情并茂的《小
白杨》便应运而生，且很快在军营内外传
唱开来。

高高的塔哨，巍然屹立，仿佛站立在
边防线上的哨兵。“祖国在我心中”六个
大字，在塔楼最高处熠熠生辉。塔楼下
的墙壁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的标语，赫然在目。彼时，涌
动胸腔的万千情思，都不如站在那棵饱
经风雪的白杨树下放歌一曲。全体采风
团的作家诗人们，一个个像精神抖擞、激
情饱满的战士一样列队，挺胸、昂首，齐
声高唱——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小白
杨，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
防……

歌声悠扬，久久回荡在巴尔鲁克山
脉深处。歌声雄壮，久久激荡在塔斯提
的边防线上。

在告别“小白杨哨所”时，我在边关
的风中再一次拥抱了那棵为祖国站岗放
哨的小白杨。我知道，每一个在这里持
枪站立过的军人，都有资格把他们的青
春和名字镌刻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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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8岁离家入伍，不觉已经 12个
年头，虽然回家探亲的次数不少，但细细
回味，回乡驻留的时间实在有限。然而，
家乡却无时无刻不填满我的心间。

记忆中的一个黄昏，母亲站在院墙
边的土坎子上，见我和小伙伴在田野里
疯跑，她停在那里总要看上好一会儿，才
大声地喊我回家吃饭。

通向家的小路有稀疏的白杨，家门
口则是两棵张开了臂膀的沙枣树，仿佛
时时都在等着拥抱我……

我的家乡在新疆哈密的一座古城巴
里坤。巴里坤，古称“蒲类”，是古代西域
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类国。古城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素有“古牧国”“万驼县”
美誉，是新疆历史上“三大商都”“八大名
城”之一。古城南依天山，北接巴里坤大
草原，雪山晶莹、松林青翠、草原辽阔，是
新疆境内离雪山最近的县城。

那里大大小小分布着数个小型的草
湖，记录了我快乐成长的童年。秋季的
故乡，有雨无雨都很美，晴空暖日，碧波
荡漾。草湖周围虽不是遍地鲜花，却因

成片的狗尾巴草在那里摇曳，间或有三
两朵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中，也让人心
旷神怡。学校放假了，我和小伙伴经常
结伴去那里玩。一会儿追逐停落的小
鸟，一会儿打个水漂，有时也摸上几条
鱼，用树叶包裹糊上泥巴烧烤，那香喷喷
的美味至今还在脑海里回味无穷。玩困
了，大家并排躺在草地上，任凭暖暖的阳
光洒遍全身，若有若无地想着心事，手执
一枚草叶，衔在嘴唇轻轻一吹，许多的梦
想便飘向远方了……

那天坐在返乡的客车上，隔着车窗
遥望家的方向，道路两旁整齐的白杨闪
入眼帘，还有一排排崭新的砖房。下了
车，笔直平坦的柏油路让我不敢确认它
就是当年通往草湖的那条小毛毛道。在
一位长者的引领下，我走到了草湖边。
草湖已成为一处风景胜地，安静的湖面
闪着耀眼的亮光，远处的地藏寺红墙灰
瓦还是那样安详，一条蜿蜒的小溪从脚
底绵延穿过，偶尔碰到几束吐露新芽的
柳随风摇曳，似在悄悄端详我这个熟悉
的陌生人……

岁月静好。家乡的草湖静静流淌，
如同我在边疆对它的思念。它没有西湖
的诗意，没有赛里木湖悲情的传说，然
而，它却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也许，因为
根在那里，所以难忘。

怀念巴里坤湖
■汪泽仁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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